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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虎偏爱在自己的电影里设置两
个或多个不同的时空，从《头发乱了》开
始，到《斗牛》，观众能在电影里看到多
个“时”或者“空”穿行、交叉和勾连，如
同音乐中的复调，多维叙事产生了丰富
和耐人寻味的意蕴。《老炮儿》也不例
外，只是将两个时代平移到一个时空。
处于局促胡同的“老炮儿”，讲义气按规
矩办事；处于开阔洋楼的“二代们”，有
着自己的新秩序和行事逻辑。

《老炮儿》开篇就提醒观众，两个时
代有道难以逾越的“代沟”：小偷拿了
钱，随手将钱包身份证件扔进垃圾箱，
把老辈的“盗亦有道”全不当回事；三轮
车夫调侃着六爷，死守老业不如去蹬三
轮，“一趟一张儿”；城管小哥得理不饶
人，张手就向小贩儿脸上招呼，不交罚
款就甭想放人放行。在老炮儿眼里，这
些年轻人都是认钱不认人的种儿，没有
一成不变的规矩，“面子”可供消费也便
舍得弃放得下。他抬头望着天，只有天
空还依稀熟悉。

老炮儿所处的时代，是上世纪八九
十年代的北京胡同。他们祖辈都生活
在全中国最炙手可热的政治中心，政治
人物走马灯地换，他们却只能过着市井
生活，永远被排除在权力体制核心之
外，他们无正经职业，游荡、无事生非之
余，平日里遛遛鸟，擅长京味调侃和针
砭时事，外表高傲，色厉内荏，在外人不
懂或鄙夷他们时，内心却始终有着坚定
的自我认同。这是王朔笔下的顽主，也
是冯小刚的本来面目。只是时代变了，
他们老了，与时俱进的，下海经了商，做
些《顽主》《甲方乙方》里“替人解难、解
闷、受过”的买卖；不愿妥协的，窝在胡
同里靠着祖辈留下的产业勉强维持生
计，三根大血管堵了两根，依旧是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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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烟涮羊肉，这便是《老炮儿》里
的六爷，时过境迁的顽主。

只是时代来到了新世纪第
十五年，宣武早已并入了西城，
人们的生活已被五花八门的经
济活动所主导，大家伙都在盘算
着自己的生意经，拼命奔向远大

“钱”程。年轻一辈，得到父母荫
庇的成了“二代们”，就像小飞和
他的“三环十二少”，干的事无非
是赛车、夜店和泡妞，闲来无事
看看古龙，偶尔向往一下那个并
不存在的江湖；白手起家的，或
麻木工作疲于奔命，或浑浑噩噩
茫然不自知，大抵心里每天都在
想有朝一日让自己的下一代成
为“二代们”。

管虎将两个时代的人物并
置，延续了他作为第六代导演一
贯的敏感和自省，也与《头发乱
了》《斗牛》和《杀生》在叙事技巧
上一脉相承，均在并行的时空中
建立了导演与人物之间、人物与
人物之间的对抗或对话关系。
这种对抗或对话关系，在《老炮
儿》里存在三个层面：

一是六爷与小飞。六爷尚
“义”明“理”，遇到事儿有一股狠
劲，无论对方是谁，“铲”不平就
搭上自己一条性命，无所畏惧；
小飞是权贵的接班人，也是新秩
序的受益者，遇到事儿都能折成
一串儿金钱数字，“钱”作为工具
似乎能摆平一切事儿。他与六
爷不打不相识，实际上是新秩序
与老规矩的对抗，是两个阶层理
念与行为方式的对抗。好在小
飞虽然我行我素、目中无人，内

心却藏着一个江湖，住着一个李
寻欢，只是在一个满是利益交换
的时代无法兑现，于是遇到六
爷，很容易被他身上那股“孤剑
天涯不惧险，衣袂决然过江湖”
的侠气所折服，因此小飞对六爷
态度的转变似乎也在情理之
中。但小飞毕竟不是权贵，这个
世界也还没轮到他接班，他与六
爷内心的和解并没有达成两个
阶层的对话与和解，他与六爷用
手势达成的协议最终也不过是
一场昙花一现的相识罢了。

二是六爷与晓波。六爷与
晓波作为父子两代人，最初的关
系也是充满隔阂和对抗。晓波
看不惯六爷的顽主陋习，六爷也
觉得在孩子面前没有尊严，双方
许久不联络，连起码电话问候也
没有，若不是三儿和霞姨的暗渡
陈仓，若干年后两人恐怕也会

“相忘于江湖”。晓波的性格与
六爷很像，死要面子，不肯为对
方让步。经历了“被绑”事件、两
人在小馆子把话谈开后，父子关
系才得以峰回路转、重回正轨。
令人意外的是，父亲权威的建立
和父子关系的修复作为影片的
一个主题，头一次出现在管虎的
电影作品中。作为中国第六代
导演（被“阉割”的一代）的代表
人物，管虎所有电影中父亲形象
都是缺席的，他电影里的叛逆和
狂欢都在脱离权威审视的地下
完成。而《老炮儿》中父子关系
的弥合，几乎与同为第六代导演
的张扬（《向日葵》）、王小帅（《日
照重庆》）和贾樟柯（《山河故
人》）同步，似乎预示着第六代导
演逐渐开始离开那个刚愎自用
的地下年代，集体向主流意识形
态靠拢。与此同时，管虎将“老
炮儿”这个角色交给有代际差异
的第五代导演冯小刚，风格上也
不再执着于描绘光怪陆离的都
市景观和无序、无因、无理的人
物状态，似乎说明这种对话存在
于戏里戏外的方方面面，难怪有

人说管虎身上那躁动不安的荷
尔蒙终于被冯小刚收服，并在
《老炮儿》里终于爆发。

三是老炮儿与时代精神。
影片中最让人唏嘘的恐怕还是
老炮儿与时代精神的关系，那是

“理想主义者”与“现实”之间一
道难以逾越的鸿沟。我有时在
想，老炮儿的这种遥远的侠骨柔
肠，在今天这个时代还有多少生
存空间？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顽主只是在政治上被孤立，经济
上他们与众人平起平坐，讲规
矩、重义气和守信用是他们自我
价值认同的资本（至少活出了精
神气儿）；而这个时代，他们的游
手好闲和超脱让他们与整个时
代精神脱节，在经济上被甩出了
核心圈，这或许远比在政治上被
孤立难受的多。在一个只看结
果不求过程的时代，老炮儿的那
点规矩、义气和信用，还有聊以
自慰的尊严，还有什么值得得瑟
的？被时代挤压了生存空间的
老炮儿们，不正像关在四合院牢
笼里的鸵鸟，他们与时代的对
抗/对话，终会以一方的失衡而
消亡，于是《老炮儿》的结尾，是
他们与这个陌生的新时代，做的
最后一次挽回尊严的努力。

出租车上，老炮儿带上墨
镜，老泪纵横。与其说他不相信
现代医学，不相信搭桥手术能让
他起死回生，不如说他不相信这
个时代，对没有尊严的活着的决
绝和失望。于是他没有手术，把
身后事“托付”给话匣儿（霞姐），
配上军衣、军靴和军刀，在斑驳
又摇摇欲坠的冰面上，孤身赴
约，那只能是理想主义者的最后
一根稻草，尊严的死，并向这个
时代宣告，永不妥协。

赴死前，老炮儿看到了逃出
四合院在街上奔跑的鸵鸟，这个
根本不属于城市的“异类”在城
市里茫然失措。管虎意味深长
地给鸵鸟脸部一个特写，这不正
是老炮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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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鲜肉”吴亦凡在剧中扮演小混混。


